
在认识藏传佛教之前，我们首先应该认识藏区最古老的本土

宗教，只有明了藏族本土宗教，我们才会明了藏传佛教产生的文化

背景和社会基础。

佛教未传入雪域藏区之前，青藏高原有没有自己的本土宗教

呢？有，这就是青藏高原本土胚胎孕育起来的苯教！

苯教是一种为现实、为今世服务的宗教，是远古人类“泛神崇

拜”的产物，是“万物有灵”认识论的体现。苯教的主要宗旨是搭架

人类与上苍神灵之间的桥梁，充当中介者的角色。

而完成这一角色的途径则是诵经念咒，禳灾驱邪，占卜问卦，

巫术跳神，祭祀仪轨，主持会盟等等。严格意义上讲，苯教是一种

准宗教。它不同于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，它没有天国，没有地

狱，没有彼岸世界，没有系统的教规教义，更没有教堂庙宇和等级

森严的教阶制度。准宗教讲今世，不讲来世；证明此岸，不讲彼岸。

但准宗教与宗教又有着相同之处，它们的目的和本质却无区

别。苯教与佛教也如此，都是为了摆脱世俗的烦恼才信奉宗教的，

通过信仰使灵魂得到拯救和解脱。准宗教在人们心目中，同样是

对世俗烦恼的摆脱，以借助准宗教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。

其次，准宗教与宗教一样，对信仰者来说，同样具有强大的吸

引力。苯教应社会发展形成，又因适应广大民众的信仰要求，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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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人们思维和行为范式的指导准则。这样，它就和以后的佛教一样，

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聚合力，对信仰者的吸引力很强烈，人们

以它为中心运转。

第三点相同之处在于信仰的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，又相互对

立。准宗教的信仰者与自己的崇拜物也是全然对峙的两极

本和神本。但两者通过信仰又不能不融为一体，当然，结果和宗教

一样，只是加强了崇拜物，牺牲了祟拜者的主体地位。

从准宗教与宗教本质与目的的相一致，说明准宗教已经具备

了宗教的特性，它是宗教的初级阶段，是浅层次的宗教。

总之，苯教在早期统治了整个雪域大地的思想领域，它为雪域

众生设计了较完整的精神生活原则；它有着体系化的祭祀仪轨；它

深入到王室、平民的各个生活层面，上自与天界神灵的沟通，下自

婚丧嫁娶、衣食住行，无处不有它的影响，它左右着远古藏人的价

值取向和审美情趣。

苯教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人类从蒙昧期走向野蛮期。是藏人在

认识论领域开始摆脱蒙昧期，认识到人本的价值，跨进以人为社会

主要角色，又借以神灵来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阶段。它体现了人

类已经开始主动思考，认识自然界，认识人自己。

而最早的苯教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是人类对自己归宿思考的结

果！

生命的结束，死亡的到来引起恐慌、惊异。何以能有“生”与

“死”的差别？明明是能说话、打猎、吃饭、娱乐的人，忽然一切都停

止了，不动了，失去了生息，为什么？是有一种超人、超世的力量在

主宰吗？

藏族神话是这样解释的：赞普来自神灵系统，是作为神的代表

入主人间，他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。他来这里作客，一旦他的工作

圆满，就可以爬上一种人看不见的天梯，重新在天神那里享清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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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，在生与死之间，在神与人之间，有一种特殊人物

灵魂”的观念就这样在风雪高原上站立起来。在长

这就是说，人的“生”与“死”不过是转换地方而已。鉴于这样一种

“巫师”

人

应运而生。这些人是吐蕃最早期的“宗教家”。最原始的宗教和

“神

期的信仰中，这种原始宗教和崇拜逐渐形成了体系，确立了最早的

山神、水神和地方神。

苯教什么时候成熟到体系化的呢？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，因

当时藏文文字的前身一古象雄文只是一种简单的符号，没有规范

化也不成熟，故没有留下什么史料记载，我们只能根据《嘉言库》和

《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》的记载，对苯教一些基本情况作一简单介

绍。《嘉言库》（又名《西藏苯教源流 一书是苯教大师扎西坚藏

年以后。虽然年代

较近，但是他动用了很少为人知道的苯教史料，可以说是第一部公

开发布的“苯教徒论苯教”的佳作。《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》是佛教

世纪初写成的一部宗教史，书中有专门

的有关苯教史专著，成书于

史专家土观曲结尼玛于

篇幅讲述苯教。

上述研究专著均认为苯教的先祖是辛饶米保。

辛饶米保一生传播苯教，被弟子们记录成文，形成一个体系，

大体分为两大类：

第一类，四门一库。四门即白派苯教，黑派苯教，彭域苯教，邦

塞苯教。一库即顶点，就是苯教修学的最高峰。

第二类，九乘经论一苯教的经典和派别。前四部为因乘，后四

部为果乘；第九部是大圆满禅定法。有趣的是这种九乘经论与佛

教密宗（宁玛派是其直接继承者）非常相近。

辛饶创立的苯教教义认为：有日、月、时节之前，宇宙就存在有

绝对胜利之王，并衍示出“黑苦”和“光明”两种皆然不同的现象。

“黑苦”就是魔鬼、雷电、火灾、水灾、风灾等各种疾病以及人间的不

第 3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平和怨恨。“光明”则是美德、圆满、恩爱、安宁以及各式各样的幸

福和满足。苯教慑服“黑苦”之感，望其远去；切望“光明”到来，长

驻人间。为了这一伟大目标，人类就要不断地祭礼。

他对所有认定存在的神都取了名，如天神、战神、山神、地方

神、财神、灶神、河神、风神、雷神⋯⋯，凡是与人类有直接联系，但

人类又没有办法驾驭的自然现象，他都当成神在主宰，是属于一定

范畴的神。这样分类的结果，使大家供奉有目的，有对象。辛饶还

通过经文阐述了各种不同神的形体，住在哪里，什么能耐，该如何

取悦它，如何避免它生气降灾等等。

辛饶还规范了给神供奉祭品的仪轨，提出为使神高兴，首先应

向神祗奉献，尤其是食物，也可以献石头和树枝。因为石头和树枝

是神居所需要的。对战神还要奉献箭等武器。家中奉献的祭品也

规定了三种档次，即高级祭品供奉祖先的灵魂；中级祭品，供祭祀

家里的神灵；低级祭品，供祭祀死者和鬼魂。

辛饶还改变了旧俗中的杀生祭礼内容，改用捏塑的模型，或者

刻在木简上的人和动物形象，这就大大保护了生产和社会财富，受

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拥护。

辛饶创立的苯教把世界分为三个区域：天、大地和地底，每个

区域都有两种生命存在。天上有神和神人，地上有人和动物，地底

则住有饿鬼和魔鬼，或者地狱里的人。另外，他还认为在大地上空

游荡有精灵、赞等。

辛饶用自己创造的文字撰写或翻译其他民族可参考的经卷。

他通过苯教徒广泛传播经典，苯教师们担任了象雄以外各土邦国

的祭礼师。他们结合当地的情况、民族心理、物质条件，创造性的

传播了苯教的宇宙观，使高原藏人的思想哲理趋于统一，为藏文化

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苯教有着为数众多的神，因为它不断地吸收吐蕃各地的山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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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神和精灵魔怪，连已故去的氏族英雄和酋长，也进入了万神之

殿，除此之外还吸收象雄的、大食的、汉地的各种出类拔萃的人物

和神灵到苯教之中，并安排神位。在众多的神灵中，苯教最尊崇的

有四位。他们是：萨支艾桑、辛拉俄噶、桑波邦赤、辛饶米保。后三

者组成了苯教的本尊。辛拉俄噶是最原始的神，代表神中的老一

辈。桑波邦赤则是众神和生灵之父，是民间神话里创造出来的神。

在这苯教三尊之中，辛拉俄噶起着主导作用，桑波邦赤是辛饶米保

最好的伴当，辛饶米保本人则是全世界的导师，也是救世者。这四

位神灵中的第一位萨支艾桑，又名“曲江杰姆”，乃是万物最早的母

亲。作为四大尊师之一，她被看成是众神最尊贵的母亲，受到众

神、众生灵的顶礼膜拜。

这四大尊神的名字在苯教最古老、最重要的史籍《金钥》一书

中已经并排地出现。他们一律被看作是和善的、和平的、和蔼可亲

的神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十分狰狞恐怖的神，其中最主要的五位被称

为“堡寨五尊”，他们的名字是：丽尔塞安巴、拉管托巴、早乔喀金、

该阔、普尔巴。三前尊是苯教中凶恶神灵的三位一体者。

第四位尊神，据说来自象雄。他的形象非常可怕，苯教寺庙里

把他塑成了长有许多头、许多手，拥抱着女人的怪样子。他的全称

为“该阔丢都桑瓦扎钦”，意思是降魔、威猛、神秘的该阔，可以看

出，他专门对付恶魔，是神秘世界最凶猛、最威严的一位神。占卜

书《象雄卦书》中还把他当作能预示祸福的卜神。

第五位普尔巴，名字很奇怪，可以简单的译作“金刚撅”，这是

象征着威力、决断和智慧的抽象概念。它通常是一柄上部带有人

头和人手雕像，下部是三棱形式的短剑。

除了上述的四位尊神、五位凶神之外（他们统统被称为本尊

神），还有许多品位很高的护法神。最受苯教师徒们崇敬的有

“玛”、“都”和“赞”。他们大都是各地的精灵、魔怪和过世的英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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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。有的来自弥药（藏族党项人姓系，后来又称为西夏人）、吐谷浑

（阿赀，后来又被称为霍尔人）、象雄（羊同）、勃律（吉尔吉特）和汉

地。

宇宙被苯教分为天、地上和地下。管天上事务的是“赞”神，管

虚空（地上）的是“年”神，管地下地脉的是“鲁”神。此外，其他诸多

神也各司其责，分工明确。其中灶神位置显赫，苯教认为灶神十分

容易被冲犯，只要把头发、羊毛失落灶面，或者烧溢了锅，弄脏了灶

台，都有可能使灶神暴怒降灾。

另外，还有两神也不可忽视，即附在男性身上的阳神、战神。

他们是男人的保护神，阳神和战神附在男人肩头上，故藏人男性的

肩头是神圣的，受到损害则病魔会乘虚而入，带来灾难。

苯教很讲究仪式。苯教的师徒们熟读经典，自小就受过严格

的训练，他们都是各种仪式的主持人。苯教究竟有多少种仪式，很

难说得清。常见的有结婚、延长寿命、增加财富、召来好运、避开灾

难、预祝丰收、驱遣恶魔、治疗疾病、丧葬、打卦占卜等，还有各种临

时性的仪式。

在仪式中，普遍运用的有“洋周”，即对某种物品念经修法，然

后将其严密封存以祈求运气亨通；投灵品，禳解不祥的活动；放赎

用以忏罪替化的财物，卜卦对死者和活者的超度卜算等仪物

式。

辅助仪式包括三种：即用药物去毒驱邪、喷洒圣水驱除污垢和

焚香熏烟迎神降世。神和魔的界线是分明的。在苯教师们的口词

之中，“叶”是神的代表叶杰门巴的名字中取第一音节做代表的，

“恩木”是恶魔的代表（又名美朋那布）名字中取第一音节做代表

的，不能混淆。毒、邪恶、污垢都来自“恩木”，也就是来自恶魔一

方；清净、灵异和香气来自“叶”，也就是来自神灵一边。

在各种仪式中和百姓联系最多的是占卦和卜筮。对大自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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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西藏阿里一带，名山之母

，以讨吉兆，避开凶象，求得平安幸福。

畏惧心理，对自己未来的迷惘缥缈，以及科技水平低下，都使人们

认为卦应代表天意，在暗暗指示着你的行为，它的结果，决定着你

的命运和前途。这种预示便是常说的前兆。他们希望能正确地把

握事物的发展趋势，尽可能地赢得胜利，避免失败。因此十分重视

事物发展的前期现象，即通常所说的卜前兆。在远古藏人不可能

对事物、事态的发展趋势做出理性的判断以前，人们只能借助并迷

信占卦和卜筮来达到预知事物吉凶的目的。占卦和卜筮占领了当

时人们的所有生活领域，大到嫁娶喜庆、出殡丧葬，小到饮食出行、

游戏交际，均要占卦或卜

苯教发祥于世界屋脊的屋脊

个轮区的

冈仁波齐雪山的周围，古时的象雄王国。苯教最早起源于这里。

在苯教徒的心目中，这块地方是神圣的乐土，犹如佛教中的“极乐

世界”。它位于世界的西部，形似八瓣莲花，上空呈现

轮形。中间有一座九层雍仲山俯瞰大地。苯教徒相信大地从里到

外共有九层，天国也具有九个层次（后来又发展成十三层）。因此

苯教的教义称为九乘经论，而到达苯教的最高境界也是九级。

从苯教经典中描写的山脉、河流的名称和分布，结合人们现代

的地理知识，冈底斯山和玛法木湖一带可能就是俄茂垄仁圣地的

影子，那里的苯教寺庙和在苯教徒中流传的故事也足以提供饶有

兴味的线索。

既然苯教的发祥地在阿里，我们就不难理解神灵崇拜最早在

俄茂垄仁成气候的原因。恶劣的自然条件反映的是超自然力量，

体现的是神灵的力量，人们最早拜倒在其膝前，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神灵崇拜的仪式、理论也就不断涌现，不断完善，并逐渐体系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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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是印度创立的，对藏区来说是典型的舶来品。

一个产生于亚热带森林气候的宗教，要植根于风雪弥漫的高

山寒带地域的藏区，简直有点不可思议。

但生活的逻辑却不等于思维的逻辑推理，更不是臆想的理论。

奇迹终归发生了。佛教还真的传播进雪域，并且站住了脚。

苯教的四大神山未能阻拦住佛教的身影向雪域进军；众多的

护法神也未能保卫雪域这块苯教的一统天下，这是为什么？

很简单是王权做了佛教的开路石！说穿了也是藏民族的根本

利益让佛教“乘虚而入”，吐蕃王室的政治需要则成为佛教进入的

媒介物。

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代君王松赞干布，是一位胸有大志、远见卓

识的政治家。为了吐蕃的强大，他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政策，在意识

形态领域实行兼容并蓄的宽松方针，尽量吸收外界一切有利于吐

蕃发展的力量，包括思想理论在内。与大唐联姻，与尼泊尔通婚，

就是松赞干布战略宏图上的重要棋子。而大唐和尼泊尔当时都是

信仰佛教的国家。大唐文成公主与尼泊尔尺尊公主，为了两国的

政治利益需要，离乡背井，千里迢迢来到文化背景不同、物产不尽

一样、气候地理更是千差万别的藏区。作为未经风雨、未涉尘俗的

皇室公主，她们精神的孤独，内心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，并不是后

来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家描写的那样轻松美好。为了很好地生存下

去，为了有个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，她俩带来了各自尊奉的佛祖释

迦牟尼的佛身像。文成公主带来的是十二岁等身佛像，而尺尊公

主的是八岁等身不动佛像。大唐经济文化军事的强大与百姓信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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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一例。据《贤者喜宴

的习俗，使松赞干布不得不思考佛教的力量。为了与邻国保持友

好关系，为了吐蕃的远大宏图，松赞干布不得不思考佛教的力量。

为了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，为了吐蕃的远大宏图，松赞干布对两位

公主十分尊重，十分信赖。两位公主对佛的虔诚膜拜，对佛教的全

心信仰，都不能不使松赞干布心灵有所震撼，有所感悟。而与两妃

子谈心交流的话题，也不可能不牵扯到佛教教义。作为聪慧过人、

豁达大度的英明君主，随着对佛教的了解加深，思想情感的天平不

能不向佛教倾斜。

为了供奉佛像，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分别提出修建佛殿的要

求，松赞干布答应了两位王妃的请求，修建了大昭寺、小昭寺。大

昭寺由尼泊尔尺尊公主主持修建，大门朝西表示对故乡的怀念，寺

中供奉有她带来的释佛八岁不动佛像；小昭寺是文成公主修建的，

座西朝东，面向东方的大唐王国。寺中供养的是文成公主从唐朝

长安运来的觉卧十二岁等身佛像。

在王朝的默许下，王室中也掀起了学佛的风尚，开凿佛像就是

记载，布达拉宫对面的加布日山，松赞干

布之妃“茹蕹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”，从而掀开了查拉

路甫石窟雕刻的第一页。

佛教对松赞干布及臣民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吞米桑布

札。他去南亚印度等国留学，学成后回来，历经五载创立了规范藏

文字。

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，使用新创立的藏文字开始翻译梵文佛

教经典。各国译师汇聚拉萨，这其中有印度人古萨惹，尼泊尔人香

达，汉族僧人大天寿和尚。藏人的译师是吞米桑布札。可以推断，

在他们的手下，肯定有为数不少的助手和徒弟。译经队伍初具规

模，译出的佛经既有小乘佛教经典，也有大乘显宗、密宗的内容。

松赞干布时期是佛教传入雪域的开端，从史料和传说来看，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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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请来，派去的人却带回了佛教经典的精髓

赞干布信佛倡佛的做法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，带有较明显的政治

策略用意，还不是完全自觉的、主动的举措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

为松赞干布没有实施倡佛的政令，也没有抑苯扬佛的行动。而且

他的丧葬仪轨均是由苯教师主持，按苯教仪式进行的。松赞干布

以后的两代赞普期间，佛教基本停滞不前，甚至有些消退。这是因

为：

松赞干布在世时有无上的权威。慑于他的威严、权势、谋略、

人格魅力，苯教徒对他信佛的言行不敢抵制反抗。他去世后，他们

便公开反对佛教，将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佛像埋在地下历经

一百来年。直到金城公主入藏后才起启供奉于大昭寺内。

其次，赞普王室与贵族大臣之间的斗争趋于激烈。忙于巩固

和扩大王权的两代赞普均无暇顾及佛教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也不可能

像祖先那样崇仰佛教。没有王室的支持，佛教在雪域就显得软弱

无力了。

这一时期由于苯教势力过于强大，王朝的实权掌握在信奉苯

教的贵族大臣手中，故佛教传播缓慢下来。

到了赤德祖赞（公元 年在位）时期，吐蕃王朝随着经

济文化的发展，王室开始寻找与世袭贵族大臣相抗衡的思想武器。

赞普认识到佛教天命论、灵魂不灭论对王权的辅助功能，他便动用

王廷的力量，修建了不少寺庙，供奉了许多佛像，两次组织翻译经

典，还派人去请在冈底斯山朝圣的印度法师佛密和佛寂。虽然未

五部大乘。

赤德祖赞还迎娶了唐金城公主。金城公主带来了一部分汉族

僧人帮她弘扬佛教。她重新开放了大小昭寺，供奉佛像，并安排部

分汉僧当主持，管理一些宗教仪式。佛教又从地下转到了地上，有

了传播的氛围。

吐蕃王廷还收留了不少因动乱及伊斯兰教扩张而逃到吐蕃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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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西域于阗、中亚撒马尔罕及新疆喀什噶尔等地的佛教僧侣，从而

壮大了藏区佛教势力，推动了佛教的传播。但苯教的顽固抵制，使

赤德祖赞掀起的第二次弘佛最后流产。

第三次弘佛是在赤松德赞时期。赤松德赞用计谋活埋了反佛

教的重臣马尚仲巴杰，把另一反佛代表人物达札路恭流放到藏北。

然后派人去唐都长安取佛经并迎请汉僧。印度著名僧人寂护也被

邀请到吐蕃来传经。

寂护受反佛势力苯教的逼迫返回印度，密宗大师莲花生又应

邀来到吐蕃。莲花生在西藏修建了第一个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

耶寺。

赤松德赞受生母金城公主信佛的影响，在总结吐蕃王室与拥

权自重的贵族大臣斗争的正反经验教训的同时，还剖析了吐蕃社

会奴隶与奴隶主正在激化的矛盾，审时度势，认识到佛教教义对王

室的保护和巩固作用。为缓和阶级矛盾，为削弱信奉苯教的贵族

大臣的势力，他有意识地举起了佛教这面旗帜，决定大力弘扬佛

教。赤松德赞在藏族历史上是与松赞干布可相提并论的人物，是

创立了显赫文治武功的君主。他深谋远虑，精于心计，聪明过人，

有着远见卓识，对于佛教教义中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因素看

得非常透彻。他的倡佛不像松赞干布，而是自觉的、有组织、有目

的、有步骤的战略举措。

赤松德赞的弘佛，在藏传佛教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。桑耶寺

的修建；请高僧来吐蕃翻译经典；动员俗人出家为僧，使佛教的“佛

法僧三宝”在藏区安了家扎了根。佛教在雪域大地第一次有了根

据地。不仅有了佛陀的本尊塑像，树立起了精神领袖的形象，而且

有了传经弘法的基地一寺院，还有了弘佛队伍，即出家弟子团体一

僧侣。有了这三宝，佛教就有了完整的运行体制，就有了弘扬的坚

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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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松德赞虽然没有取缔苯教，但他的态度却是明朗的，这表现

在他大张旗鼓的翻译佛经上。他把桑耶寺变成了翻译基地，请来

了印度大乘密宗的无垢友，克什米尔的阿难陀，还有从印度留学归

来的藏僧遍照护，共同担任翻译佛经、传播教法的重任。

鉴于苯教徒的势力强大，赤松德赞在初期采取了表面不偏不

倚的态度，从象雄请来了苯教法师香日乌金在桑耶寺观音殿翻译

象雄文苯教经典《十万地龙经》，还让遍照护参加苯教经典的翻译，

制造了佛苯共存的局势，以平息他们的怨愤，使其无法公开反对佛

教。

这次的佛经翻译成果显著，意义重大。参与翻译的印度僧人

增加了许多，藏族的一批译师也脱颖而出。大量经典的翻译，使佛

教教义的传播有了依据，使僧人掌握了弘法的有力工具。

随着佛教势力的增长，佛教徒们开始对苯教发起进攻。

他们借苯教徒在桑耶寺公开举行血祭，宰杀许多牲畜为藉口，

要求赤松德赞废除苯教，不然印度僧人就要集体离去。

赤松德赞抓住这一突破口，组织了佛苯辩论大会。

辩论的结局由赤松德赞亲自裁定。他宣布佛教徒是有理的，

自己信佛是有道理的，苯教没有道理，因此是失败的一面。

他把苯教僧人集中起来，旗帜鲜明地训示说：苯教僧人的出路

只有三条，一是改信佛教，当佛教僧人；二是放弃宗教职业，当纳税

百姓；三是对不愿改教又不愿当平民的，则要流放到边地去。

赤松德赞的决定使许多苯教僧人选择了流放的出路，到边远

偏僻的东部和北地去。赤松德赞还宣布，凡是把佛教经典篡改成

苯教经典的人要处以死刑，并将苯教的神坛予以摧毁或交由佛教

徒接管。

赤松德赞不仅把苯教徒驱逐到了阿里象雄一带，还没收苯教

全部经书，将一部分抛到河中，一部分压在桑耶寺一黑塔之下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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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了禁止在人生或死亡时的杀生祭祀，制定了只许信佛不准崇

苯的法律。但赤松德赞却将苯教创立的各种祭祀方式保留下来，

让佛教徒们加以利用，赢得信徒。

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发展史上还发生了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内

讧一事。僧诤结果，藏传佛教奠定了“渐悟”修行的道路，从而使它

成为表现藏传佛教特色的重要侧面。

藏汉僧诤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，是佛教内部派别斗争的结果。

汉传佛教中一直是“顿悟”占上风，也就是通过坐禅修行来达

到佛的境界。“顿悟”“渐悟”之争，实质上折射了佛教大乘与小乘

之间的斗争，它是印度佛教内部辩争的缩影和延伸。

由于中国内地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就有佛教传入，有印度西域

僧人来弘扬译经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始于安世高，即所谓

“安译”。安世高系，是小乘佛教，重修炼精神的禅法。这就使我们

不难理解最初的汉传佛教弘扬的为什么是小乘经典，风尚“顿悟”。

很多汉僧以坐禅“顿悟”为修行方法。

但青藏高原兴起的佛教是六世纪以后才由印度传入的。而六

世纪的印度佛教领域，小乘佛教已逐渐衰落，传入雪域大地的唯有

大乘佛教，派出去留印学习的青年人接触的当然是大乘佛教了。

赤松德赞晚年，汉地佛教在吐蕃很有势力，这一支汉地佛教势

力以大乘和尚（也译作摩诃衍那）为代表。而当时吐蕃倾向大乘和

尚的人多于倾向印度佛教的人。

这样，汉地僧人的“顿悟”和印度大乘派的“渐悟”就必然会发

生矛盾，并不断激化。

在藏文佛教史籍（布顿、土观等人著的佛教史）中，汉地佛教大

乘和尚这一支被称为顿门巴，寂护为代表的这一支印度佛教被称

为渐门巴，因此，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的斗争，被称为顿门巴和渐

门巴的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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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囊竭力向赤松德赞宣

汉地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斗争愈演愈烈，迫使赤松德赞不得不

下决心来解决佛教内部的这场斗争。巴

赛囊的意见，派人去迎请噶玛拉锡拉。

传寂护传下来的渐门巴是正确的佛教，并劝赤松德赞派人去印度

迎请寂护的亲传门徒噶玛拉锡拉（汉译莲花戒）到吐蕃来，结果赤

松德赞接受了巴

噶玛拉锡拉到吐蕃后，由赤松德赞主持，召集印度佛教（以噶

玛拉锡拉为首）和汉地佛教（以大乘和尚为首）的僧人在桑耶寺举

行辩论，赤松德赞亲临监督。

据藏文史籍记载，参加辩论的人采取各种方式辩驳，互相反复

责难，大乘和尚这一派曾一度占上风，但最后还是归于失败，被迫

向噶玛拉锡拉献上花环，返回内地去了。从此，在吐蕃否定了汉地

佛教顿门巴的教法。赤松德赞还下令，有关汉地佛教的经典也不

许流通，不许吐蕃人学习禅宗的教法。但是禅宗的教法并没有完

全断绝，并一直影响到后期西藏佛教宁玛派、噶举派的教义和修行

方法。

赤松德赞在印度佛教战胜苯教和汉地佛教之后，决定以印度

小乘佛教中的“说一切有部”的戒律为标准的戒律，禁止翻译其他

宗派的戒律。同时明令宣布龙树所著的《中观论》是佛法的准则，

在吐蕃不许学其他宗派的东西，这样，基本上平息了在吐蕃的印度

佛教内部的宗派斗争。

赤松德赞在拉萨建立了扎叶巴寺，在山南建立了钦浦寺，专门

培养僧人，巩固佛教的势力。在赤松德赞时期藏人陆续出家的有

三百人之多。赤松德赞还召集吐蕃的小邦王子、贵族大臣开会，决

定吐蕃王朝辖区内一律祟信佛教，防止苯教复辟。他还率全体大

臣发誓，尊崇佛教。由于这些措施的推行，印度佛教在吐蕃终于取

得了优势，站稳了脚跟。

印度大乘佛教中又有显宗和密宗之分。显，就是用明显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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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来说明修证的途径，并通过这个途径来达到成佛的目的，这是一

般人都能接受的学佛、修佛道路。而密宗是修习一种不能对外人

说的密法来达到成佛的目的。“外人”是指那些没有达到修行这个

密法程度的那些人。

为了大力弘扬佛教，翻译经典，传播教法，桑耶寺建成后赤松

德赞又派人去印度迎请高僧来雪域，还派专人去印度留学。迎请

的高僧自然是熟悉大乘密宗的，派出去的藏僧遍照护，在印度跟密

宗僧人学习，学到的是印度佛教密宗中的“金刚乘”教法。

密宗经典《金刚顶经》认为世界万物、佛和众生皆由地、水、火、

风、闪、识“六大”所选，前“五大”为“色法”，属胎藏界（“理”“因”），

识为心法，属金刚界（“智”“果”），色心不二，舍胎为一。众生如果

依法修“三密加持”，即手结所契（特定的手势，口诵真言咒语），心

观佛尊，就能使身口意“三业”清净，与佛的身口意相应，即身成佛。

密宗仪轨复杂，设坛、供养、诵咒、灌顶（传法仪式）等均有严格规

定，需经导师秘密传授。密宗金刚乘中的金刚是梵文的意译，取金

中最刚之意，用以比喻牢固，锐利，能摧毁一切障碍。密宗的盛行，

使藏传佛教初期的宁玛派、萨迦派、噶举派等派别，以密宗为本派

修行的主要方式，成为密宗流派，这也是藏区密宗发达的根本原

由。

取缔了苯教，又逐走了汉僧，以大乘密宗为主的印度佛教，就

这样不仅在全雪域高原站住了脚根，而且得到了长足发展。

赤松德赞的儿子牟尼赞普也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亲自往桑耶

寺参加重要的宗教仪式，并以王朝的收入供给僧人生活开支，首开

了藏传佛教僧侣由政府资助生活的先声。

牟尼赞普死后，他的弟弟赛那累继为赞普，赛那累又称作赤德

松赞，赛那累是在他手下一批僧人支持下上台掌权的。

赛那累是坚决倡佛的，他采取一系列措施，通过王权强化扶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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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。

一是修建了不少寺院；二是大量翻译经典；三是优待僧侣。他

明文规定：“对那些已经出了家的人，应当使他们不再受别人的奴

役，不征他们的重税，并使他们受到保护，不让他们做体力劳动，并

由我给予他们以尊崇的地位。凡有‘三宝’（佛、法、僧）的地方，所

需的供养都不得减少”。这就为藏传佛教僧侣凌驾于体力劳动者

之上，获得社会尊崇地位，不劳而获、养尊处优开了先例。这也是

藏族社会中僧侣成为“特殊一族”，高踞于普通老百姓之上，受到历

代统治阶级宠爱优待的最早先例。四是王室成员出家为僧。赤德

松赞除了表示对佛教的信奉，还让大儿子藏玛出了家。另外，从他

起，在赞普的王宫里设置供奉“三宝”的道场。五是让僧人参与国

政。从赤松德赞任命僧人担任“曲论”（教务大臣）起，赤德松赞任

命的钵阐布（大僧人）名次第一次排在王妃、小邦王子之后，大论

（宰相之前，给予的权势地位相当高，议政权在世俗大臣之上，其

影响已到了王朝决策中举足轻重的地步。

赤德松赞还规定，赞普的子孙从年幼者到执掌国政者都要从

佛教僧人中委派“善知识”者来为师，尽可能多学习佛法；新立王

妃、新任大臣都要从立誓信奉佛法的人中选立和任命。他把这些

作为基本国策要世世代代传下去。赤德松赞的这些举措，实质上

是为政教合一统治制造舆论，规范制度，铺平道路。应该说，藏区

的政教合一统治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胚胎萌芽，初具雏型。

赤德松赞的儿子赤祖德赞（又称热巴巾）登基之后，佛教进入

了鼎盛时期。热巴巾对佛教的尊崇强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他首先通过藏文规范化运动，使佛经的翻译、传播加快了广

度、进度和深度。

除大力译经，礼拜僧侣，用玉石修建佛寺以外，热巴巾最有名

的是颁布了“七户养僧”的法令。他以王朝的名义规定每七户平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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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他们的

负责供养一个僧人，僧人可以坐吃现成。他还把王朝对内对外的

军政大权交给僧人钵阐布贝吉允丹去掌管，钵阐布的地位高于众

大臣。

热巴巾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兴佛，下令“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

指，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。”

反佛的朗达玛为赞普。朗达玛坚决禁佛，但

热巴巾的过激行为引起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大臣及民众的怨

愤，他们群起攻之，用计剪除了兴佛重臣钵阐布，又乘醉勒死了热

巴巾，拥立其哥哥

却被佛僧暗杀，吐蕃陷入内战，兴佛运动进入低潮，这就是藏传佛

教的“前弘期”。

佛教的后弘期大约在十世纪后半叶，佛教开始从下部多康地

区向上弘扬到卫藏，从阿里上部向下弘扬到雪域腹心。

下部多康即下路弘佛是指灭佛开始后，今拉萨曲水雅鲁藏布

江南岸坐静的三位佛僧藏饶赛、约格琼、玛释迦牟尼，

今天青佛经，特别是戒律部分的经典逃到了东部藏区黄河岸边，　

中最有名的高僧便是“后弘期”著名的喇钦

海省循化县的丹底地方。他们广收学徒，大建寺院，弘扬佛教，其

贡巴饶赛。

喇钦在当地上层的支持下，在丹底寺授徒传教，建立了安多地

区的佛教中心。他培养的僧人来自各方，又辐射向四方，滚雪球般

走向卫藏等地，这是一次民间性质的兴佛运动，所以称为下部向上

弘扬。在后弘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朗达玛的第七世孙意希坚赞

在混战中占据了山南，成为一方势力的首领，他又是桑耶寺的寺

主，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。他非常崇信佛教，派卢梅等十人去安多

丹底寺迎请僧人和学经。卢梅等十人是分地区选派的，有卫地五

人，藏地三人，阿里地区二人。他们主要学习佛教的“律学”，即僧

徒应守持的戒律准则。他们学成返回后，在意希坚赞继承人的扶

持资助下，在卫藏和康区各地建立了一批寺院，吸收门徒，传授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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